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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大学生的环保志愿梦

想要蓝天白云和好闻的空气
本报记者 许建立

一群环保专业学生

成立环保社团

2001年，清泉环保协会成立，
成为山东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
院的一个学生社团。该学生协会的
理念就像协会旗帜上的“蝴蝶”：今
天我们为环保努力一点，明天世界
因此改变，终究有一天会形成环保
事业上的“蝴蝶效应”。

4月9日，记者在山东大学小
树林见到了清泉环保协会的四
位同学代表，他们正在商量 4月
份的活动策划，把小清河作为下
一步的环保志愿服务内容，向人
们介绍小清河的历史，呼吁人们
保护小清河。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清
泉环保协会现在的人员都是“90
后”大学生，年龄最小的19岁，大部
分来自山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邢雅楠今年读大三，是现在清
泉环保协会的会长。“因为大家所
学专业都和环境保护相关，所以当
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宣传环保理
念，为环境保护贡献出自己的一分
力量。”邢雅楠说。

王树森是环境学院大二学生，
专业是环境工程学，搞策划，组织人
员，都很在行。他的梦想是当一名环
保领域的工程师，专门处理废气废
渣。

彭博今年上大二，学的是环
境科学专业，她的梦想是研究环
境经济学，用经济杠杆来应对环
境污染问题，使环境的价值体现

得更为具体。
魏媛媛今年也上大二，学的是

资源循环科学，有志于环保事业，
现在正在纠结考不考研。

他们个个都是

环保小行家

说到选择环境工程专业和加
入协会的原因，王树森说，这事还
得从小时候说起。王树森的老家是

重工业地区临淄，父亲在当地一家
比较大的石化企业上班。在王树森
的脑海中，所住小区总是弥漫着略
有些刺鼻的味道，这对他的嗓子伤
害很大。“我时常想，等自己有了本
事后，一定把父母接出来，找一个
山清水秀的地方，想要蓝天白云，
好闻的空气”，王树森说。

清泉环保协会每年都会举办
一些环保进社区活动，向市民传
授一些生活中比较实用的环保
小窍门。如家用电器最好定期清

理内部的灰尘，可以有效减少电
离辐射，并可以延长使用寿命；
用洗衣机清洗衣物，最好攒够一
桶 ，这 样 使 洗 衣 机 的 效 率 最 大
化；一些电器关闭后，最好也把
电源切断，这样可以省电。诸如
此类的环保小窍门，协会里的每
位成员都能说出一大堆。

彭博说，每次到社区举办环保
志愿活动，他们都会搞一些文艺活
动，同学们背着吉他等乐器现场表
演，吸引人们“围观”。

志愿宣讲环保

会坚持下去

彭 博 说 ，她 印 象 最 深 刻 的
是，2012年到历城区小辛小学志
愿宣讲“世界地球日”。这所小学
的孩子大部分是附近农民工的
孩子。当她问这些孩子，对地球
环境是怎么认识的，一位四年级
的男孩指着学校后面一家工厂
的大烟囱说，从烟囱冒出的烟好
难 闻 啊 。“ 当 时 我 的 心 情 很 复
杂，”彭博说。

提到环保梦，王树森说，他现
在最朴素的环保想法，就是像自己
的名字那样，种很多很多树木，长
成大森林，绿色触“目”可及。

2012年，王树森来到临淄区环
保局稽查队实习，这段实习经历让
王树森看到了希望。环保稽查队对
区内的企业逐个调查，实时跟踪企
业的排污情况，该罚的罚，环保部
门动了真格。

对于环保志愿服务，邢雅楠
若有所思：“其实有时候感觉落差
还是挺大的，比如人们都能理解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可现
在垃圾分类做得不是十分理想。
我们去社区开展志愿活动，教给
人们一些环保小知识，可来围观
我们志愿活动的大多是老人和小
孩。这些人毕竟接受新的环保理
念的能力有限，不能达到很好的
效果。不过，志愿宣讲活动还会坚
持下去，只有坚持了，这些环保理
念才会真正得到人们认同。”

希望有一天不再

被人说是“耍猴的”

孔海涛今年22岁，刚刚参加
了共青团山东省第十三次代表大
会。会上绝大多数代表都比他大，
聊天时别人问他：“你这么小还是
学生吧？”“我是杂技演员。”海涛
的回答总是让问者露出饶有兴致
的神色，有人打趣地问：“是耍猴儿
的吗？”

海涛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
大家对杂技不了解，才会像看稀
有动物一样看我们，甚至还有人
认为杂技就是古时候走街串巷耍
猴的。”

和海涛一样，史诗龙也困扰于
人们对杂技的不解，他梦想着有
一天，杂技能进入奥林匹克运动
会，变成竞技体育的项目，让大家

“认真”而不是“娱乐”地看待杂技
演员。

“很多运动员奥运夺冠归来，
总能进入知名学府读书，但是无论
我们得过多少杂技节的金奖，都很
难被大众知道。”诗龙说，“现在很
多大学都有篮球、体操等专业队，
唯独没有杂技专业队，我们很难去
大学继续读书。”

杂技演员大多是中专学历，因
为文化基础薄弱，加之社会上的大
多数人还是认为杂技是草台班子，
难登大雅之堂，大学没有专业队能

“特招”他们，在学业上继续深造对
杂技演员来说几乎不可能。

人家放假时

是他们最忙的时候

杂技团是事业单位，这4个小
伙子还是少年时就有了编制。他们
也是一周双休，工作日每天早晨8
点半到11点半、下午2点到5点练
功。但其他人放假的时候却是他们
最忙的时候，回家过年几乎是奢
求。

团里干宣传的侯阿曼说，他们
虽有编制，但待遇不高，像海涛这
样获奖无数的演员，工资也只有两
千多。

这群小伙子每个人参加比赛
的获奖证书摞起来都有一尺高。证
书摞得最高的海涛被兄弟们戏称
为“劳模”，一来是因为海涛最近正
参选全国劳模，二来是因为海涛的
主项倒立，是杂技动作里最难最不
能断了训练的，海涛是团里练功最
勤的演员。

“他从没休过国庆7天假，放了
两天假就得回团里训练。”阿曼说，
因为倒立这个项目很特殊，断几天
再回来练就会很吃力。随着年纪增
长，动作的难度更大，更是不能中
断训练。

像海涛这样天天训练，虽然辛
苦但很让鹿重阳羡慕。鹿重阳的跟
腱在训练中受伤了，已经歇了整整

9个月，受伤之前，他在《钻圈》这
个节目里负责钻最高的圈，跟腱
断裂让他错失了去西班牙比赛的
机会。

史诗龙说，干杂技毕竟是吃
青春饭，受伤更是家常便饭。他给
自己设了个“最后期限”：30岁，到
了30岁他便不再演出。史诗龙是4
个人中唯一想转行的，“因为演出
去过很多国家，尝了很多异国美
食，所以想开家异国风味的餐
厅。”史诗龙说，他觉得最好吃的
就是意大利菜，“所以没准十年后
你再看到我就是意大利餐馆的老
板啦。”

趁着年轻多拿奖

演不动了转幕后

鹿重阳是4个人中最小的，
1993年出生，对于未来，他说没其
他想法，就是好好训练，好好演
出，年纪大了再考虑去“二楼”。济
南杂技团大楼的二楼是行政科，
不少人都是团里退下来的演员。
侯阿曼就是这样，曾经获过蒙特
卡洛国际杂技节的银小丑奖，该奖
项被称为杂技界的奥林匹克。现在
阿曼主要做些宣传工作，间或客串
大型演出，比如近几年杂技团的招
牌节目《粉墨》。

大概是因为浸淫杂技多年，他
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未来的构想很
单一，加之认为自己文化程度不

高，产生“除了杂技我什么都不会”
的逼仄感，于是“演不动就转去团
里的行政科或去演出科”，成了很
多人的“降落伞”。

贺龙的爸爸曾是杂技演员，
在长辈的熏陶下，他家里的不少
孩子都从事杂技。现在，贺龙和
弟弟贺风、12岁的侄女都在杂技

团。贺龙说，他从前对杂技没太
有感觉，2008年到2012年一直在
日本千叶县交流演出，没参加过
国际比赛，前不久随团第一次参
加了国际比赛，得了个金奖，发
现“对杂技有了感觉”，希望能趁
着年轻多参加比赛，多拿几个金
奖回国。

四名杂技团小伙为让大家更多地了解杂技

梦想杂技能进入奥运会
本报记者 陈熹

孔海涛、史诗龙、鹿重阳、贺龙这4个小伙子站在一起真挺吸

人眼球，个个发型新潮，腰板儿笔直，海涛和诗龙还戴了耳钉。

他们是济南杂技团的演员。贺龙25岁，是里头最大的，他说他

们从七八岁时就在一起，就像穿着一条裤子长大的弟兄一样。

孔海涛在训练。 本报记者 郭建政 摄

有这么一个校园协会：环保是他们的专业，面对当今社会严峻的环境危机，他们打心

里看不下去，但是他们的能量十分有限；他们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还不忘向社会传播

环保正能量，连续12年从事环保志愿服务活动，社区、校园、企业都是他们的活动阵地。

清泉环保协会“全家福”。清泉环保协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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